
2022年11月27日晚上，广州有市民聚集，手持白纸，表达对乌鲁木齐火灾的哀悼和对防疫防控措施的抗议。摄影：伯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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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控抗议潮 动态清零

年 遭遇逾 封城 乌鲁木齐燃起 场大火 亡 受伤 事 震荡中 大

封控抗议潮示威者被警方拘留、回访，多人疑“失联”

律师指，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、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，“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，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
多很多。”

封控抗议潮 大陆 即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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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1月24日，遭遇逾百日封城的乌鲁木齐燃起一场大火，至10人死亡、9人受伤，事件震荡中国大

陆，引发各地人民对防疫政策的示威反抗。而后数日，中国的大学校内和城市街头，纷纷出现不同形式的

抗议行动，人们哀悼乌鲁木齐逝者，也喊出“不要封控 要自由”“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”“放人”等口号。抗议仍

在全球多个城市蔓延。

12月2日《南华早报》报导，此前一日习近平在会见到访北京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（Charles

Michel）时表示，抗议者主要是学生，他们在三年疫情后感到“沮丧”。这是习在面对社会抗议时的罕见表

态。此后，中国防疫政策发生巨大转向，多地停止常态化核酸、取消进出公共场所时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

明的要求。12月7日，中国推出“新十条”，意味著防疫政策进一步放开。

在防疫政策发生巨变的同时，封控示威潮的秋后算账仍在进行。自抗议行动爆发以来，有警察进入大学，

疑有学校将学生行动定性为境外势力，有学生疑似处于失联状态；不少参与街头抗议的市民在现场被警方

带走，疑有人遭警方以暴力手段对待；有市民在抗议行动后被警方打电话回访，或被直接找上门。

参与广州抗议行动的W对端传媒表示，他与朋友一起被带去警察局，被使用暴力手段和拘留。从警察局出

来后，W的朋友的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功能马上被停用。W则在之后被警察要求见面“回访”。当时W正在公

司上班，提出希望在电话中对话，但警察坚持要见面。告知对方地址后，警察来到公司找W。W感到愤

怒，向对方表示，针对被使用暴力手段与拘留的情况，没有获得任何理由与解释。W说，回访的警察面对

质问，感到尴尬，没有多说什么，“拍了两张回访照片就走了，表示他们也是接到这样的任务。”

W还指，除了广州，在其他城市的朋友，也有人被后续回访，有人半夜遭警方上门问话。 


“最近我们这儿和之前比起来翻天覆地。不验核酸但仍需看绿码，不知道意义在哪里。全国因为疫情抗议几

天，新冠突然就威力骤减毫无威胁，朋友圈开始出现感谢国家保护三年的动态，放开纷纷夸赞政府政策与

时俱进，而抗议者纷纷沦落为愤青、莽夫、境外势力、被煽动、叛国者等等，而真的反对的声音全都被隔

绝在各个角落里。”W说，“这样的境况让我很悲哀，以后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出现，还会出现

无数个三年循环往复。”

参与北京11月27日亮马桥悼念抗议行动的J说，当天她与数位朋友在前往现场前，有意识地先将翻墙软

件、telegram等APP卸载，有朋友换上备用手机。但J发现，现场的人群中，有许多人并没有电子设备的安

全意识。

J议述，当天曾路过“奇怪的大车”，大车停靠在马路边，大家当时并不清楚其用途。事后，有朋友在“被喝

茶”后才意识到，这辆大车可能是信号车，用来捕捉路过的人的手机信号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报导，现场有

带有天线的小型设备，装作手机信号塔，连结所有经过人士的手机，记录下数据供警方检查。此外，J在现

场看到，警方会配戴执法记录仪设备，这是一款集实时摄录、照片和录音等功能的设备。

https://cn.nytimes.com/china/20221205/china-protests-surveillance/


2022年11月28日，北京，为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守夜后的集会上，一名车内的人拿著一张白纸抗议。摄：Thomas Peter/Reuters/

达志影像

在J看来，亮马河现场气氛并不紧张，警方只做人墙，不与抗议者有任何互动，隔著四五米。反而是外媒记

者受到更多关注。直到行动后期，有便衣进入人群，喊著“行了行了回家了”，经过数次分流，人们最终散

去。

J在事后第三天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对方叫了她的名字，开门见山问她有没有去过亮马河。J向警察确认亮马

河的具体位置，询问是否在三里屯附近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。对方又问她到底有没有去过，J称当天确实和

朋友在三里屯附近逛街。对方便不再继续问了，表示“那没事了”。翌日，J又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询问了类

似的问题。J当即表示前一天已经和他们交代过了，让其自行查看，便挂了电话。

J也有不少朋友接到了警方电话。据其总结，电话基本是由居住地派出所民警打来的，一般会先核实名字，

再问有无去过亮马河。若回答“去过”，则会继续确认时间，是否是27日。J和朋友交流发现，有些警察会说

得比较直接，提及当天那里有“游行”，有的则比较隐晦，称“集会”或“有一帮人”。有朋友回答那天只是路

过，也会被追问和谁去、路过做了什么，并被要求去派出所做笔录。



不过，J称有朋友以“住得远”或是“已不在北京”为由拒绝去派出所，警方便也没办法，便作罢。也有朋友说

自己“没有核酸”，对方则表示不用进派出所内，在门口聊即可。

一位参与上海抗议行动的被捕者A在释放后表示，警方在现场的抓捕策略，一般是由五六人一拥而上抓住落

单人士，有人在一旁使用高频闪光灯配合，以此阻挡其他人士的视线和对抓捕行动进行拍摄。A还指，若被

捕者有“一点点肢体动作和任何一句话”都会被视为反抗。A曾遭到警方殴打及辱骂。

A还表示，被捕人士先会被送至一个中转点，手臂被写上编号标注，并被要求交出身上的物品。而后，中转

点的人再被送到不同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被捕人士先要做抗原测试，被搜身，上缴个人物品，而后需要穿

戴防护服，再做生物信息采集等。A表示，做完笔录和口供后，若要写悔过书，说明“基本上没事了，24小

时之内可以出去”。

A说自己遇到的派出所民警、办案人员全程态度温和，没有为难被捕者。不过，Twitter上其他人士于12月

3日发帖指，疑有上海的被捕者，在派出所被殴打，有人出现脑震荡的症状，有人被扇耳光和踢肚子；有女

性被捕者被要求脱光衣物检查。这位人士还指，被捕者在派出所期间被要求不能睡觉、不能说话，十分饥

饿的情况下才会给几片面包。这位人士的Twitter帐号目前状态为“被锁”，无法显示内容。

2022年11月28日，北京，抗议中国政府清零政策期间，警察站在示威者对面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

此外，网络上仍不断流传著其他参与抗议行动后的失联者信息。根据民生观察12月7日的文章及端传媒整

理的信息，第一个出现抗议行动的大学南京传媒学院，有数名学生被带走。该校学生Z称，前段时间南京

“空降了”不少人，疑有中央专案组进驻学校，且目前仍没有第一个举白纸的女生的消息。在上海，流传参

与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活动的魏海“失踪”，其朋友将他此前交代的事发经过笔记发布在网络上，笔记写到：

“我没有设想过今夜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没有带有除了默哀以外的任何目的，我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去

祭奠死去的人们。”在武汉，11月27日，大量人士于汉正街要求解封，一位名为景雪琴的人士，在现场围

观声援，因向警方质问抓人理由而被捕，被行政拘留数天。据景讲述，当晚约有25人被抓。在广州，12月

4至5日，传出数十位曾到访海珠广场的年轻人被警方带走，他们的身分是公益人士、艺术工作者等，一些

人在24小时后被释放。网传广州一位关注社会平等议题的年轻人杨紫荆，12月4日遭警方和便衣闯入家

中，强行搜查电子设备，进行口头传唤后，在12月5日警方发出刑事拘留通知书，指其涉嫌寻衅滋事。在

成都，有抗议人士被关在派出所数日，其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的母亲，专程从江苏坐火车前来送衣物。

大陆多个城市爆发悼念和抗议行动后，火花蔓延至香港。有抗议人士在香港数间大学和街头发起行动，足

迹遍及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中环、旺角和维园等。抗议者多以手举白纸默站和唱歌等方式表达反对

声音，也有人在大学校内张贴海报。在香港大学、中环和旺角的抗议行动，均有警员到场，抄下抗议者的

身份证。在维园的抗议者独身一人，亦被登记身份证，而后疑遭便衣警员跟随。据悉，有在香港参与抗议

行动的人士，其个人资料疑被传送至大陆有关部门。

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律师S，在抗议封控潮发生后，接到十多位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士的法律咨询。S表示，

抗议者多数面对被约谈、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，有人一度失联，但之后被释放，“失联的状况是很动态的。

实际上抓的人比我们接触到的多很多。”S说。

“行政拘留”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一般最严重可行政拘留15天，关押在拘留所，这是针对不算犯罪的违法

行为所做出的处罚；“刑事拘留”则属于工具性的功能，是为保障刑事案件能进行侦查起诉的强制措施。S观

察，若抗议者是喊口号、“特别出头的”，或在局部过程中有剧烈反抗，被视为组织者、有更积极参与的

人，可能会被刑事拘留。

根据被约谈的抗议人士的经验，S总结官方对抗议者有两种看法，一种是极端的、思想偏激的或是社会另

类，基于不满的心理而聚众；一种是认为抗议者无知、受蛊惑，或是有智力障碍，矮化其抗议的价值和诉

求。S表示，目前官方仍用老一套的思维，“还在用颜色革命、拿钱办事、境外势力的叙事去解读，他们对

年轻人的抗议形式不理解，还停留陈旧的管控思维，但这次民众、年轻人上街的需求是自发的，是社会心

理上某种同理被触发。”




